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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小字中的
“

元音附加法
” *

获 健 妙夕反 7 又 口口

〔提要〕作者认为
,

契丹小字原字的拼写规则中存在
“

元音附加法
” ,

即以辅音开头的

原字
,

在具体拼读过程中
,

其前面可以附加某个元音加以拼读
,

这个附加元音的性

质可能遵循元音和谐律的要求
.

契丹小字 4(X) 多个原字中的一半以上已拟音
,

主要依据汉语借词或根据契丹语亲属语言

构拟
。

从理论上讲
,

根据那些己知读音的原字可以拼读一些契丹本民族语词
。

遗憾的是
,

学

术界得出的原字读音
,

在拼读汉语借词时畅通无阻
,

而拼读契丹本民族语词时却遇到一些问

题
。

20 世纪 70 年代
,

契丹文字研究小组曾对契丹小字拼读法作过说明
: “

契丹小字是一种

特殊的拼音文字
,

不同原字所代表的
,

有的是音素
,

有的是音节
。

同一个原字可因出现位置

不同
,

而有时代表音素
,

有时代表音节
” 。 “

表示辅音的契丹原字
,

不一定是严格意义上的

纯粹的辅音字母
。

它一般带有央元音 。
。

而在原字同原字相拼
,

发生语音结合时
,

这个元音 。

便往往作为一个介音
,

被融入另一个主导作用的元音之中
” 。 “

契丹小字拼音时
,

往往采用

一些介音或重合原字中表示同一音质的部分 (有时也叫摔接法)
” 。

后来
,

有学者对以上拼读法提出过补充意见
,

长期以来这个拼读法在契丹小字研究界占

居主导地位
.

但随着契丹小字研究资料和成果日益积累
,

有的原字的拼读规则己超越以上拼

读法的范围
。

笔者考察这些原字的读音
,

对契丹小字拼读规则有了新的认识
,

并且在此基础

上释读了若干契丹语词
。

一 对契丹小字拼读法的新认识

在已知读音的原字中
,

部分原字既包含元音音素又包含辅音音素
。

过去一般认为其元音

居于辅音的前面或者后面
,

有时为了简便
,

只写其辅音
,

省略其元音
。

根据后来的研究成果
,

过去认为元音居于辅音后面的
,

现在看来其元音既可居于辅音的

后面
,

也可居于辅音前面
。

如
: 令字的借词例字从现代汉语语音看

,

表示 佑
、

留
、
。等音

,

但

是它们分别由 包
、

包
、

s等演化而来
。

令字在契丹语词中出现频率很大
,

在阿尔泰语系语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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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

‘两个音与 s 比较而言不是基本语音
。

例如蒙古语中就往往用 s来代替 台和 了
。

因此
,

契

丹文研究小组为伞构拟的主要音值是 s
,

同时也不否认它表示 包
、

甘的作用
。

这个原字在契丹

小字原始资料中曾以单体字的形式出现
。

因此
,

它表示一个音节而不是一个单纯音素
,

而且

根据汉语借词及表示
“

夜
”

的令 奋 (蒙古语中
“

夜
” 曰 so n

响n) 等例子来看
,

其元音不应位

于辅音之前
。

但后来人们解读 《耶律智先墓志》时发现
,

契丹字伞湘表示人名
“
阿信

” ,

这

有汉字 《耶律智先墓志》的佐证
。

而且进一步了解到伞湘还可以表示人名
“ 乙辛

” 。

甚至将

《许王墓志》中的

也有明确的记载
。

“

额先
”

读 e

sen
,

, 翻
倪 释作墓主人的名字

“ 乙辛隐
” ,

这个名字在墓主人耶律斡特刺的传中

因此今 奋表示
“
阿信

”
或

“ 乙信
”
没有什么障碍

。

“

安存
” ,

常用于人名
,

契丹语的
“

阿信
” , “

乙辛
”

而这里将今读作 ￡s ,

更为妥当
。

《蒙古秘史》中有

可能与之同源
。

因

扣 处

从 20 世纪 30
、

40 年代开始
,

研究者们知道契丹小字盆姜的词义为
。
孝

” ,

称的词义为

“
九

” 。

契丹文研究小组在研究其他字读音的过程中
,

得知杂 (妇
、

伏 (n ) 等的读音
。

《辽史
.

营卫志)) 记载
: “

赤皇得本为孝
” 。

关 (i)
、

荃 (d )
、

待 (P)
、

蒙古语
“
九

”
为yi su

,

口语为 is
。

如果把云 读为 is
,

既符合蒙古语的读音
,

又符合 《辽

史》所记载的
“
孝

”

字的读音
,

即 护i
一

is刁(习
一

议习
一
n

。

后来
,

刘风翡先生释读
宁 扮
. 为

“
夫人

”

(细幻n 一

fus in)
,

王弘力先生释读飞
一

为
“乙室荃

” (isg o n )
、

乙室己
,

都很通顺
,

也是对 * 读

is 的验证
。

因此 15 这个读音是比较可靠 的
。

但是
,

《宋魏国妃墓志》第 ro 行出现的

行* - . 几月 _ _
一

萦 . 几 策簇 个 ‘
,

前人已释作
“
延昌宫之副使

” ,

这有道 理
。

这里 t 的对音汉字是

“

使
” ,

据此
,

这里原字 希以 15 来拼读
,

显然不妥
。

汉字
“
使

”
的不同时期的读音是

性俗一莎一挤)
,

据此称应读作挤或 si 更为恰当
。

原字 * 的 is 和 si 两种读音
,

与前面提到的 .

有两种诗音的现象
.

应属干同一举刑的问顾

原字几出现在表示午 (马) 的 , 忆 中
。

在汉语借词中
,

原字协

表示午 (马 ) 的词读作 m o ri
。

的读音为 m 或确
,

蒙语

因此
,

《契丹小字研究》为礼拟一个假定性的读音 ri
,

这样斑几

这个字可读为 m o ri
,

后来为了进一步接近民族语言的读音也标记为 m o ri
。

在后来的研究中
,

也常遇到这个原字
,

大家以 ri 读音拼读其他词语
,

还没有遇到严重的障碍
。

:

刘凤翡先生释必 乞为名
、

号
、

讳
,

可读为沉
。

王弘力先生将处几标音为讨
,

释义为称号
、

阁下
。

即实先生释
封 礼
女
为 ,’$ 相

、

等级
· ,

读音为

tarku
,

释赞为 ,’$ 里 己
·

(《辽史》作

梯里己) 等
,

都能讲得通
。

但是
,

在后来的研究中即实先生将
亿九
息 释作

“

夷离荃
” ,

经过几年的反复验证
,

这个释

读意见也是正确的
。

缘此
,

在这里把原字 乞读作 ri
,

显然读音不能与
“
夷离茧

”
吻合

,

读作

ir
,

才能拼读出它的读音
。

说明原字几既可以读作 ri
,

也可以读作 ir
。

换句话说
,

其元音既可

处于辅音 r 之前
,

也可处于辅音 r之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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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生

原字生的拟音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

如
:
王弘力先生将月荟读作 仍恻i

,

表示人名
“

挞

_

. 主

不也
” 。

释读 食 为如加g 一如bg “ 阻 卜
” “

术不姑
” ,

《辽史》多见此名
。 “

阻 卜
”

为
纽冬奈欠

令 纽
之宾格

。

即实先生说
,

林 处当是
“ 田庄

”

之义
。

《辽史》人名多有挞不也
,

挞不衍
。

《萧仲恭

墓志》挞不也书作鑫釜
,

挞不衍书作鑫全
。

故知鑫类亦是挞不也
。

《金史国语
.

解》谓
·
挞不也

,

耘田者
” 。

然较以满洲语
,

则不以耘田为
“
答不也

” 。

看来答不也不是女真语
,

而是契丹语
.

。
.

u- ‘ :

~ 甘、 。
, , 二 * ‘二

。。

* 、、 ,
,

二 , * , 士
、

, , 。
、 ,
妙

生。
夕石梦七

,

蕊 以 p U 右叁月、 J 一 日匕矽月沁J乙 。

裕、”U
, 肠尸失 7石 {」二j口 、用

’

l甲月众名巴 j画 ,, 另, ‘0 , J 口切 刀 个子

作人名
“
敌荤阿不

” ,

这与 《金史
·

萧仲恭传》所载其子
“

本名敌荤阿不
”

相吻合
,

能够成

立
。

缘此
,

原字纽在这里读作Pu 显然不合理
,

读作 aP
,

更符合有关史籍中的记载
。

原字肴是契丹小字资料中常见的原字
。

它在汉语借词中的例子有
:

万名
盆

姗欠 行交
1 .

0 [l
一
U 卜u l

一
le

扭今 九失 肴条 k’
一

ai k- u ei 卜ai

卜u 于iu

卯
.
u 1

一

明

右仆射

开国伯

副部署

礼部侍郎

扮力孙子

ful-i姗立 充大

今 势 扮 只 伦 容 今 岛

已释读民族语中的用词有
: 舟分儿子

,

姗力大儿子
,

份力

处
姗洲
山 孩子(复)

,

�l-l及乏盛

万令
粉 到
. 女孩子 (复)

。

因此
,

为原字舟构拟 Pu 的音是比妥当的
。

可是最近刘浦江教授提出

份九
《耶律仁先墓志》第二行的 倪 表示

“
阿保机之

” ,

根据有关史料
,

这个释读意见是正确的
。

因此原字 . 在这里不能读作Pu
,

应读作 aP
。

此外
,

我们根据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共同特征
,

也能证明有些原字读音前面可以接元音的

事实
。

如原字侣常出现在
表 ^

湘
盈愧 (左院 )

、

玄 盛 化 (六院 )
、

* . 丸 . 小丙 1 . (东

京留守 )
、

翻佑

芬 (第二 )
、

到化
鑫 (第三 )

、
签 t

落 (第四 ) 等词语中
。

即实先生对它拟音是 ru
,

清格尔泰先生也读作 ru
,

刘凤翡先生的拟音是 均
。

可是
,

在已见资料中
,

原字侣还可以用于

词首
,

据初步统计
,

在各种资料中它共出现 31 次
。

值得注意的是 《博州防御使墓志》犯 行
侣只 侣民

愧又 钻鉴 早吝 早奋

的 充
,

《耶律副署墓志》33 行的
二

以及 《道宗哀册》23 行的 , (改刻前 , )
,

从词尾

变化来看
,

这些词应该是契丹民族本民族语词
。

然而
,

据语言学家们的研究
,

阿尔泰语系语

言的一个共同的特征是 r 辅音不出现于词首
。

如 G J. 兰司铁认为
“

鼻音 (习
, n ,

m ) 之中
,

m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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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音附加法
”

和 n 可在词首
,

而流音 (l 音) 和颤音 (r音 )
,

就我们现在所知而论
,

从不出现于词首
” 。

按

照原来的拼读法
,

可能无法解释这个矛盾
,

而用本文提出的辅音前可以添加元音的理论来加

以解释就顺理成章了
:

契丹语中之所以词首能够出现 .
,

是因为橄 所包含的 r辅音前面可以

附加元音
。

也是一个常用原字
,

词首
、

词中
、

词尾均可以出现
。

关于这个字的读音
,

过去曾

* * 二二二。 , : 二 , * 、、 , “ 二。
, , *

, ,

, , , * 。 * 二、 , , , : . 本冬卒
甘

主
有过种种假设

。

刘凤有先生对照
“
耶律智先

”

的契丹文
、

汉文两种资料
,

认为价甲 去 表

示的是
“
阿撒里郎君

” ,

并在后来发表的 《遍访契丹文字话拓碑》的附录中
,

对原字本构拟

的读音是 lu
。

这个语音构拟虽有汉文资料的佐证
,

但需要进一步推敲的是原字水所包含的究

竟是 1辅音还是 r辅音的问题
。

要说明这个问题
,

需要从
“

勒粗
”

一词谈起
。

即实先生提出《兴

宗哀册》第 32 行的 . 杏即为
“

鞋靶
” ,

拟音为 t’u . r ,

但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同
。

高路加先生

曾将 《萧仲恭墓志》第 9 行的令签 A 夹 今 各释为
“
鞋靶国王之

” ,

后来
,

刘凤翁先生也采

纳了这种释读意见
,

遂将 《博州防御使墓志》第 8 行和 18 行出现的令签释作
“
勒粗

” 。

刘

浦江先生凭今整 的词尾没有附有 r 辅音
,

否定了 令 签表示
“
靴粗

”
的意见

,

并认为
“
达粗

(肠七甘 ) 本是突厥人对室韦系蒙古族诸部的泛称
,

辽代汉语文献中虽沿用此名
,

但契丹人既

然用另外一个专用名称阻 卜(术不姑 ) 来指称勒靶
,

在契丹语中想必不会有于劝盯之称
” .

由

笔者看来
,

刘浦江教授的意见
,

虽有一定的道理
,

但是在契丹小字原始资料中并不是没有出

现表示
“
靴粗

”

的字样
。

如
: 《许王墓志》第 1吞17 行中有

:

伞令

又 开及 电 今免
.

翻1

欠

令序

卒南

前五字表示
“
于大安十年阻 卜

” ,

其中
泉 主
女 表示

“
阻 卜

” ,

最后一个字应表示
“
靴靶

” 。

这有语音方面的根据
: 令读 d

,

令尔 令币

首先由王弘力先生解读成功的
。

学术界无歧义
。

冰与。有交替

使用的现象
。

如
:
表示

“
第五

”

的契丹字也有左 沈和皿 筑两种写法
。

因此
,

。和序的辅音相

同
。

. 包含 d 辅音
,

言也包含 d 辅音
,

其理由是
:
《耶律 (韩) 迪烈墓志》第 17 行的那 . 表

示人名
“
破得

” ,

与耶律 (韩) 迪烈妻子 《乌卢本娘子墓志》中的
“
仲者破得

”
的记载相吻

合
,

己由文。凤翡先生释出
。

此夕卜
,

《耳。律仁先墓志》第 62 行的 : 尘表示人名
·
普达

· ,

与耶

律仁先之子 《耶律庆嗣墓志》中的
“
长曰兀欲娘子

,

适大帐公主孙普达
”
的记载相吻合

,

亦

由刘凤翡先生释出
。

此外
,

公尽

序和鉴也有交替使用的现象
,

如各家认为表示
“
捺钵

”
的契丹字

序鉴
L
�

如划关
生冬

也有两种写法
,

如 势 ((( 兴宗哀册》第 2 行 ) 和 (《宣兹哀册》第 5 行 )
。

鉴和。的读音

相近
,

都包含 d 辅音
。

因此
,

也包含 d 辅音
。

契丹字菜盒的第三个原字
,

前面提出读 1或 r ,

末一个原字是所有格附力口成分
。

拼读盆孟的四个原字贝。成 da一
。 (或 。)

一
。n

。

与古突厥文《拥

特勤碑》所载 皿歇 的读音非常接近
。

其上一字
表纽

欠 也是
令冬
本自表示

“
勒粗

”

的佐证
。

因为
,

史

4 3



《民族语文》2(X) 7 年第 4 期

籍中
“

鞋粗
”

常与
“
阻 卜共处

” 。

令 序 伏开

《耶律奴墓志 》第 30 行 的 串

⋯
,

释

作
“

勒靶之诸部
” ,

也能够成立
。

此 外
,

伏开
央令表示

伏开
“

部
”

之复数形式
,

其单数形式是 交
,

有时记

伏食 令冰
作 安

。

如此看来
,

本翔表示
“
靴粗

”
是能够成立的

。

因此
,

根据 《胭特勤碑》所载 切宜盯的

记载
,

为本构拟 ri 的读音也许更接近事实
。

可是原字本也用于词首
,

据初步统计
,

在各种资

料中这个字在词首共出现 58 次
。

并从《博州防御使))4 1行的
卒计

早立
.

本开

早 t
本

、

《道宗哀册》第 22 行的
本 价

本升
平 t

分小

《萧仲恭墓志》第 38 行的
早立

、

《耶律弘用墓志》第 5 行右 . 等词尾变化繁多的词语来看
,

原字本可以出现在契丹民族语词
。

前文提出本的读音为 ri
,

根据阿尔泰语系的语音规律
,

:

辅音不能出现于词首
。

然而
,

根据本文提出的拼读规则
,

其前面可以添加元音
,

因此
,

这些

词应该都是以元音开头的
,

本前面可以附加元音
。

如此看来
,

以辅音和元音组成的契丹原字
,

其元音只能居于辅音的一边之观点是不符合

事实的
。

以上例子可以证明其元音既可以居于辅音之前
,

又可以居于辅音之后
。

因此
,

我们

过去认为以辅音开头的原字
,

它的前面有可能还隐藏着某种元音
,

拼读具体词语时
,

可以附

加元音
。

这个元音的性质根据元音和谐律加以确定
。

这种拼读可以命名为
“

元音附加法
” 。

这不但可以提高我们对契丹小字拼读法的认识
,

而且有助于解读契丹本民族语词
。

二 对契丹小字拼音规则渊源的思考

如前所述
,

契丹小字拼写元音的规则不是十分严密的
,

根据需要
,

有的原字前面或后面

可以添加元音来拼读
。

也许有人对此产生疑问
,

觉得不可思议
。

契丹小字这种松散的拼写规

则的产生与契丹小字创制时所参考的文种不无关系
。

据我们了解
,

古突厥文 (也称作鄂尔浑

文
、

如尼文
、

叶尼塞文 ) 中就有类似这样的拼写规则
。

古突厥文是一种音素
、

音节混合型文

字
。

它既不是纯粹的音素文字
,

也不是纯粹的音节文字
。

这一点与契丹文字研究小组的总结

非常相近
。

为了便于了解
,

将古突厥文的拼写元音的规则抄录于下
:

1
.

古代突厥语中的 8 个元音用 4 个字符表示
: 才表示 a

,

注; 卜表示 1
,

i: >表示 。
,

u ;

N表示 6
,

U
。

2
.

词首或词的第一音节辅音后的元音 a
,

注通常不写出
,

有人认为这一点可能是因为大

多数辅音字母以 a
,

益起首发音所致
。

如
: at “

马
”

写作 占 (t , ) (拉丁字母右上角的小阿拉

伯数字 1
、

2 分别表示与后元音
、

前元音拼写的辅音)
,

滋 “
肉

”
h (产)

,

al
一 “
拿

”

写作J (l, )
,

址 “
国家

”
写作丫(12

):
而在词尾时则一般写出

,

如
: qara

“
黑

”

写作刹”(平la)
,

aPa
“
祖先

”

写作矛1 (p a )
,

扭m ya “
印记

”

写作小不冲 占 (t,

叫
a ) 等

。

3
.

元音了
,

i和 。
,

u
,

6
,

u 如在词首或第一音节中时
,

一般都写出
。

元音 。
,

u 或 。
,

u

当位于辅音土 (q ) 和晓 (k ) 前后时
,

通常不写出
。

在附加成分中
,

元音 u
,

。常不写出
,

如
:



契丹小字中的
“

元音附加法
”

工妙 卜lul q (idu q ) “
圣

, ,

卜; 卜 ltl l (撇) “
派出

” ,

冲」不> 0

咖 (。Ylin ) “
我的儿子

” ,

浮上 n ti亡n
,

(U己U n ) “
为了

” 。

笔者认为这些拼写元音的规则与本文讨论的
“
元音附加法

”

有一定的联系
。

尤其是º的

拼写规则与契丹小字的拼写规则非常接近
。

可以认为契丹小字的拼读法的创制可能与古突厥

文有一定的联系
。

这时我们不能不想到日本学者村山七郎先生
,

他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
,

在《契

丹字的解读方法》中提出契丹原字源于突厥字母
,

并用突厥字与契丹字对比研究
,

探讨契丹

原字的音值
。

由于契丹字和突厥字在字形方面并没有那么多的联系
,

村山七郎先生研究方法

及研究成果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可
。

文章发表后
,

契丹文研究界发表意见
,

推翻了村山七郎先

生所提出的契丹小字的字形源于突厥字母的观点
,

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在拼写规则方面没有

源借关系
。

根据前文提及的几个原字表示元音的特征来看
,

契丹小字在拼音规则上模仿古突

厥文的可能性很大
。

古代突厥文是突厥汗国 ( 55 2一745 年 ) 和回绘/回鹊 (古代维吾尔 ) 汗

国 ( 745一 84() ) 使用的文字
,

后被回鹊文所取代
。

ro 世纪初
,

契丹人创制契丹大小字时突厥

文己经被淘汰
,

变成了死文字
。

可是对于契丹人来说突厥文并不陌生
,

据 《辽史》记载
,

契

丹人在 9 24 年仍在使用突厥文
,

如
: “

甲子
,

诏磐阴遏可汗故碑
,

以契丹
、

突厥
、

汉字记其

功
” 。

从这段记载来看
,

当时突厥文虽然已不流行于中亚
,

但契丹人对它还是比较了解的
。

所以
,

契丹人创制自己的文字时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参考过突厥文
。

目前契丹文字研究界一般都赞同契丹小字在创制过程中接受了回鹊文字的影响这一说

法
。

这也有一定的道理
,

回鹊文是一种音素文字
,

由 18
一

22 个字母组成 (因时代早晚
,

字母

数有所不同 )
。

在拼写元音方面有一下几条规则
:

1
.

元音 。
、 u 、

6
、

让
、

i
、

了在文字上不加区别
。

2
.

元音 6
、

往在第一音节辅音 y
、

U g 后
,

一般不在下面加写一斜横画 ( 即不加写 y字母 ) ,

而径直写作 认 ”
。

3
.

6
、

u在词首或在除 y
、

U g 之外的第一音节辅音后
,

一般用下面加一斜横画的方法 ( 即

加一个 y字母 ) 以与 。
、 u 分开

。

但在第二音节以后则只写作 。
、 u (因突厥语的元音协和规

律决定它们只能读成 6
、

。)
。

4
.

在个别词中 ( 或在一些写本中 )
,

词首的后列元音常少写一短横画 ( 即所谓的一
“
芽

,,

)
,

即写作 注
。

从这些特征来看
,

在表示元音的方法上契丹小字和回鹊文之间找不出什么明显的联系
,

但不排除其他方面的联系
,

如 “附加符号
” 。

据笔者研究
,

契丹小字中存在附加符号
,

具有

区别音义的作用
。

如带点的原字的
“
点

” ,

它有修饰限定
“
男性

”

的作用
。

这个附加符号也

许与回鹊中的
“
一般用在元音字母咙的左方加一点的方法表示

n ”

的规则有关
。

再说中世纪

蒙古语中曾存在以
n 区别

“
性

”

范畴的现象
,

可以推测契丹小字中的
“
附加符号

”

一
“
点

”

的读音或许是 n 辅音
。

这可能契丹人从回鹊文得到启发创制出来的
。

其实现行蒙古文中也有
“
元音附加

”

现象
。

如
: “
温泉

、

矿泉
”

记作
: · . ! r ,

护 ( ras iyan )
,

而在具体拼读过程

中
,

其前面附加一个 a 元音
,

读作 a
血D

。 “
无线电

、

收音机
”

记作
, · , , 。

(犯山o)
,

而

其实际读音是词首附加一个 a 元音
,

读作解电u:
。 “
瞬间

”
记作

’ ‘
·

子 , · , , ( , (Y蓉a.n
电州址

一a ) 而其实际读音是词首加一个 a 元音
,

读作 a
协习电

u 二等
。

笔者认为当时迭刺创制契丹小字时
,

在拼音制度方面参考回鹊文的同时也参考过突厥文
,

前文提出的拼写规则也许能够证明这种推测的可靠性
。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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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若干契丹字读音的探索

下面我们利用
“
元音附加法

”

试读几个契丹字
,

进一步检验它的正确性
。

1
.

有 契 丹 文字研 究小组 解读 k 弃 有 为皇 后
,

并从 《辽 史
。

国语 解 》 中的
“

褥斡磨
,

磨
,

亦作改
。

褥斡
,

后土称
。

磨
,

母称
”
了解到有关原字的读音

。

因为此前已知

赛字的读音为 e
,

所以
,

火弃为 nou 一
,

有为 m uo 也大致可以肯定
。

后来的考验中也没有遇

到严重的反证
。

嗣后
,

即实先生在此基础上提出
,

有 几为
“

妻
”

之义
,

有合表示女性 (复

数)
,

, 粉 分表示女儿
,

万令
粉 到

幽 表示女儿的复数等
。

这些释读意见都比较正确的
。

m u o 这个读音很难从蒙古语语族语言中得到旁证
。

如果依本文提出的
“
元音附加法

”

但根据

,

其前

面加

ku
,

。 元音的话
,

有读 抑
,

恰好获得与蒙古中表示
“

女性
”
的读音 。m

。

有 IL 读

即
“
女人

” 。

有令读 。m d
,

即女性 (复数 )
。

可以与蒙古语族语言中的读音联系起来
。

0幻口

如
:

蒙古语读二 (女的)
,

达斡尔语读 。m g u n
,

东部裕固语读 e

me
-

语读 溯。。
,

保安语读 曰叭。
。

,

土族语读 n

二
,

东乡

2
.

主这个字的拟音过程前己述及
,

依过去的读音读 Pu
,

而按照元音附加法或根据这个

字可以拼写
“

敌荤阿不
” ,

可读作 aP
。

如 p 辅音前面冠 e 元音
,

将成为 即
。

主字除了表

示
“
祖

” ,

也用于表示
“
祖父

”

的主 今
,

以及
“
曾祖父

”

的纽 生 今
。

在
“
元音附加法

”

认识下的即
,

与蒙古语中表示
“
爷爷

”

的 e钾g 很接近
。

3
.

九原字九见于早期发现的契丹小字资料
,

然而其读音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

卢迎

红
、

周峰释读 《耶律迪烈墓志》 时
,

根据刘凤翡先生的意见
,

将该墓志第 13 行的
令‘

. 侣 令丙 , . ‘ 九火止东 诊会 t 今
气

. . ,
尹 们寒 九

户

气介. 华 , 百 , 二犷, 华 “ , 一 . , ‘ , * * :

* 、
”

廿‘ , 一 。
: 丫

. , .

荟 月
’ ‘
华 凡 术 行 释作

“
第二宜慈敦睦宫判官封

” 。

其中第二字还出

现在 《耶律智先墓志》第 14 行
,

根据汉字《耶律智先墓志》应译作
“

迪里姑
” 。

表示
“

敦睦
”

的们 本 九在 《耶律奴墓志》第 12 行中记作鉴女 .
。

不过
,

根据其出现环境们术 九表示
“

敦

睦
”
的可能性也很大

。

刘凤翡先生也许根据这个实例
,

在他的 《遍访契丹文字话拓碑》的附

录中为九构拟了 mu 的读音
。

原字九也用于拼写契丹语词
,

刘凤翡先生根据 《太叔祖哀册》

第 9 行的铭文
,

释丸为
“
孙

” ,

其出现环境如下
:

梦 替
今妞

几 筑 三儿

.

二小 .

方 .

宗之 曾孙

佑 a 升 愧

. 冬

章之

统和之

里仲

愧 *

孙

位 及 斑 务 -

扮 翻 众 月

k.景帐料
-

第三 子 仁 圣之 大 弟

这段铭文里歌颂的是
“
皇太叔祖

”
耶律弘本与几个皇帝的关系

。 “
统和

”

是辽圣宗的年

号
,

用以带指辽圣宗
, “
孝章

”
是辽兴宗的谧号

“
神圣孝章皇帝

”
的简称

,

用以代指辽兴宗
。

“
仁圣

”
是辽道宗的谧号

“
仁圣大孝文皇帝

”
的简称

,

用以代指辽道宗
。

这都符合 《辽史》



契丹小字中的
“

元音附加法
”

所载耶律弘本的身世
。

举 * 争 *

第二句铭文的第三字盆哉表示重熙的契丹字芙 尝全的第二字相比
,

只是末尾原字不同
。

清格尔泰先生认为 . 是一种行动词附加成分
,

该词是修饰丸的定语
,

因此
,

九有
“
孙

”

义的

观点基本能够成立
。

此外
,

《契丹小字萧特每
·

阔哥附马之第二夫人韩氏墓志铭》第 13 行之

食季
“ . , ‘ , : ;

,

表示
。

宰相之孙子高十
, ,

也是 , 表示
·

孙
·

的重要依据
。

可是
,

阿

尔泰语诸语言中不见以 mu 这个语音形式表示
“
孙

” 。

如果依本文提出的
“
元音附加法

” ,

前面加一个 。 元音
,

读 om
,

在阿尔泰语系语言中就能够找到音
、

义相近的词语
。

例如
:

满语
“
孙

” 。比旧】。
,

达斡尔语 。m u】
。

兔om 可能是以上二语中的
“
孙

”

的词根形式
。

第一句的

亿前文提出既可以读 ri
,

又可以 ir
,

如果 r 辅音前面加 u 元音的话
,

可以读作 ur
。

蒙古语中

ur 表示
“

种子
” ,

坛〔 。 护

一
户 ,

“ur xu 汉洲 表示
“
儿女

” , “
子女

” , “
子孙

”

等义
。

‘所

表达的意义也许与之有关
。

原字礼所包含的 r辅音之前
,

i元音和 u 元音都可以接
,

这或许与

元音和谐律有关
。

据清格尔泰教授的研究
,

契丹语中存在
“
元音和谐律

” ,

契丹小字原字的

拼接也遵循元音和谐律
。

因此
,

辅音前后接加的元音可能都遵循元音和谐律
。

这些需要进一

步研究
。

4
.

毛原字毛表示基数词
“
一

” ,

学术界早己释读
。

清格尔泰先生提出在 《道宗哀册》的

任杏 毛令

改刻部分
,

发现 , 几改刻为 五 的现象
。

⋯⋯因此我们可以推测
:
或者仕‘二毛

,

或者仕 . 与毛

有些共同点
。

清先生根据后来发现的
“
基数词加序数词附加成分

”
可构成序数词的现象

,

以

又县
及序数词的原字己被释读的情况

,

构拟了一些基数词的读音
。

如
,

第一
,

众
,

读 Inas
ai

,

故毛 (一 ) 读 ~
。

其中对于基数词
“

一
”
的读音

,

这里结合本文的观点
,

想补充几句
。

此前
,

笔者发现契丹语中存在
“

性
”

语法范畴的想象
,

并提出契丹语的数词分阳性和阴

“ .

_
, , 、 , 、 .

一 _
,

_
二

_

。
, _

⋯
, ,

_ _ _ 二
_ _

_
. _ . _ _

见‘交鑫免玄 _ _ _ 二
_ _

兔 公见夹

性两种
。

认为表示
“
第一

”
或

“
老大

”
的契丹字也有

“
阳性

” 一

万
一

犷下
,

和
“
阴性

”

几矿T
,

进而根据蒙古语族语言的特点
,

提出常见于契丹小字文献的
又冬斑弃见鑫兄 会斑夹
众 欠 欠 斑 交 可能表

示
“
老大

” ,

无
“

第一
”
之义

。

因此
,

要构拟原字毛的语音
,

应在清先生提出的位‘ =毛上打

令合 令 .
主意

,

可能更为妥当
。

. 读 m 或 mo
。

原字全读。
,

主要依据是 一表示人名
“

特免
” , 一

f

表示
“

特每
” ,

因此
,

位 * 读 m o 幻。。
,

依这个读音构拟毛的音值
,

在阿尔泰语系语言中得不

任‘ 毛今
到印证

。

道宗哀册中的 , 几改刻为 几
,

改刻前后的语义是否完全相同
,

目前还难以断定
。

不过
,

我们能够肯定的是
,

毛的读音中包含一个 m 辅音
,

因为任的读音为 m 或 mo
。

假如

按照
“
元音附加法

”

来释读
,

其前面加一个元音也许就能解释这个问题了
。

我们先看看阿尔

泰语系语言中
“
一

”
的几种读音

:
突厥语 b仓

,

蒙古语 neg
一

neg en
,

满语 e m u
,

锡伯语 。. 改。n ,

赫哲语 。比改瀚
,

鄂温克语 。m 明
,

鄂伦春语

~
(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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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看出
,

契丹语的基数词可能与满一通古斯语中的
“
一

”

的读音有同源关系
。

位

的读音 m 或mo 前加元音 e
,

也许就能得出契丹语基数词毛的读音 e
mo

,

这样不但毛的读音问

题得到合理的解释
,

而且还可以进一步证明本文提出的
“
元音附加法

”

的正确性
。

且拐

退一步想
,

如果
一

而的词干等同于毛的观点能够成立
,

以上结论是否动摇 ? 其实
,

从目前

又岛 只 公 见共 兔公

的契丹文研究进展来看
,

众 是阳性
,

交 是阴性
,

毛是阳性
,

毛是阴性
,

如果 * 和 交 有

又鑫 又公
.

_

_ _
“

第一
”

之义
,

那么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将是
一

下的词干斑冬
二 召

, 一

蔺
一

的词干 免 * 二
毛

。

原字

, 读 m
,

前人已构拟
。

原字女读 u
,

其理由是
: 《宋魏国妃墓志》第 4 行的

得知这个字表示人名
“
桃限

” ,

前人已提出
。

据此
,

玉 读 t’ao
,

央 读 uei
,

戈升

交
,

与汉文对照

种 应读 u
,

清格

尔泰先生此前根据元音和谐律
,

假设其读音是 u
,

《宋魏国妃墓志》的记载恰好证明了这个推

伏交 健开
_ _

_ _

“
_

_

测的正确性
。

后来的研究中人们发现
一

石
一

和
一

璐
一

都表示
“
部

” ,

这说明样会和确具有交替使用

关系
。

因此
,

原字食也可能表示 u 或 u
。

这样, 食可以读作 mu
,

前面加一个 e 元音
,

应读作

e幻nU
, 亦能得出满一通古斯语言中表示

“
一

”

的 e m u 相近的读音
。

九丹令交
5

.

合这是契丹小字资料中常见的原字
,

它曾在 太 . k
一

iou
一

u0 卜ie一
“

宫殿
”

今 娜 t(。)1 5
一
u “

德祖
” ,

食火 关夯 令寒 令肠介iu ue 一n t气明 怪址 “

御院通进
” ,

,

今月

令 今
关 t’

一

ai

挤
“
太师

”

等词语中出现
,

据此
,

学术界一般为它构拟 t或 t’的音
。

这个原字有时单独使用
,

共出现 15 次
,

所以它可能表示的是一个音节
。

研究者们虽然己知其读音与 d 有关
,

但其语义

不甚明了
,

如果利用
“

元音附加法
”

就能够推知其语义
,

如
:

杂愧

¹ 落

。 ; ·

彗 梦
; ; , ,

梦
, , ; ,

梦
。,

第二 和鲁温 匣马葛 夷滩荃

介叉

胃 几

妻子 ( 氏 他们二之 第二 子 《迪烈 7》)

(《耶律迪烈 8》)
化.州基泉

洲

翻县º 有 几 令

妻子 他们 二之 第二 子

»
万 几

云几

处
圣匆 肴兄 (《耶律迪烈 10》)

氏 他们 二之 子

¼
力立
. 石

盛及 父翻 令 圣翻
介到

口 (《耶律迪烈 11》)

别丹交

尔

娘子 国舅 大 翁帐之 他们 二之 孩子 二

封材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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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交

½ 加
田申 穴

且获
孙斑

及子
盆

爱礼
牵 基

方冲
(《耶律迪烈 20 )) )

国之夷离毕 事 知 授 这些

戈大

号 在 ?

。 小 获愧 个 止盈
吧夕

父几

今基
方冲 ( 《耶律宗教 12》)

南 院 副 部 署 这些 号

据过去研究这个原字包含 t或 t’辅音
,

如果其辅音前面加一个 。元音
,

应读 沉 或 。拾
。

《蒙

古秘史》中
“

额迭
”

读曰 e 表示
“
这

,

这些
” 。

如
:

yisog e i
一

be
.

以u r- un h6
‘e l往n

一

uj in 枕 忱m司in q a sa r

也速该把阿秃儿之 柯额仑兀只 (从 ) 帖木真 中哈撤儿

qa己i
’u n Te 耐g e e de d 6rt 祀n 幼

’

Ut t。代留be
.

中哈赤温 帖木格 这 四个 孩子 生

这里的
“
额迭

” e de 代指人物
,

其后面出现数词概括前面人物的数量
,

与上面的例句¹

º»¼ 中的合的功能基本相同
。

例句(国¾ )中的奋不表示人物
,

而表示
“
号

”

等其他事物
。

在

《蒙古秘史》中
“
额迭

”

ed e 也有这个功能
。

如
:

Jam u qa 一

yin e d e Uge s in
一u qas ar te ig Ute i qoy ar lre =J u

扎木中哈之 这些 言语 (他的 ) 中哈撒儿别勒古台 二人 来

te m 司in
一e u g ul e=J u to

’

ori l--q an
一 n a ke le n g 。堪 , be

.

帖木真 ( 于 ) 说着 脱斡郑皇帝 (于 ) 告诉 送到了

如此看来
,

奋与 《蒙古秘史》中
“

额迭
”
曰e 的作用基本相同

。

《华夷译语》中也有
“
额

迭
”
曰e 这个代词

,

与 《蒙古秘史》中的用法基本相同
。

据以上情况
,

可以确认 今是一个代词
,

读 歌或 跳。
。

这样不但醚的音义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

而且再次证明本文提出的
“

元音附加法
”

的合理性
。

6
.

, , , 契丹小字 《耶律慈特墓志》第 5 行有 , , ,
梦 “ 梦

。

第二个字还见

于其他资料
。

刘凤翁先生将这几个字释作
“
祖母福蔚留夫人

” ,

这有道理
,

因为其上文是

宁 名 充 力

主 冲 伏 去
,

表示
“
祖父普达汉哩郎君

” 。

其中生 冲 表示
“
祖父

”
前人己释出

,

这是

免勺 请 表示
“
祖母

”
的一个佐证

。

但其读音尚未得到合理的解释
。

花 表示
“
母

”

读抑 前

文己提及
。

口 读 m 或心
,

前人已释读
,

七 读 k 或肠
,

已由笔者曾释读
。

合起来应读作 m ok。

或 m ok 。
。

这个读音在阿尔泰语系语言中很难得到印证
。

如果其前面附加一个 。元音的话
,

应

读作 。m 欲。
,

免 勺 蔺 应读作 。m 欲。 。m
,

恰好与蒙古语中的卜 卜 护 。 , 卜 犷 , 。m o g 。m (祖

母 ) 的读音相吻合
。

此外
,

据笔者观察
,

原字用
、

伏
、

儿
、

会的所包含的元音似乎也可以居其辅音前后
。

这些可以在今后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澄清
。

本文提出的表示一个音节 (辅音加元音) 的契丹小字原字
,

其元音能够居于辅音前面的

规则
,

能够扩大我们的释读范围
,

对解读契丹本民族语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

目前
,

还有

很多原字的读音不甚清楚
,

因此这种拼读规则究竟在多大范围内存在 ? 拼读契丹语词时
,

辅

音前面可以附加哪些元音 ? 或者说不可以附加哪些元音 ? 等问题
,

目前还不甚清楚
。

此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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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己知元音加辅音
,

并表示一个音节的原字
,

根据本文提出的
“
元音附加法

” ,

在拼读具

体词语时可能还可以将其元音放在辅音后面
。

如已知读 ai 的原字亏
,

拼读词语时
,

或许可

以将 a 元音放在 1辅音后
,

读作 fa
。

这些需要继续研究
。

此外
,

过去研究者们提出的契丹小

字原字拼接时元音重叠的现象(即
“

桦接法
” )

,

如果以本文提出的
“
元音附加法

”

来接解释
,

或许更为合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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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语言普查
”
工作务虚会在北京语言大学举行

“
中国语言普查

”
工作务虚会于 200 7 年 6 月 29 日在北京语言大学举行

。

本次会议由教

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主办
,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研究所承办
,

来自汉语方言
、

少数民族语

言
、

外语
、

社会语言学界的 20 名中青年专家参加了会议
。

会上
,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李宇明提出了
“
中国语言普查

”

的初步内容和目

标
: 1

.

调查汉语方言种类及其使用变化状况 ; 2. 调查中国少数民族语言
、

方言种类及其使用变

化情况
: 3. 调查普通话和简繁汉字的使用情况

; 4. 调查境内外语教育及外语人才的数量
、

水平

等基本状况 ; 5
.

建立中国语言的多媒体数据库
,

绘制详细的可传之后代的语言地图
; 6. 研究新

世纪国家的语言发展战略和国家语言安全问题
。

他还指出
,

要通过普查
,

拟定需要保护的语

言
、

方言目录
,

制定语言
、

方言保护措施
,

拟定与国家安全相关的
“
关键语言

” ,

并向社会提

供语言资源和数据服务
。

为达此目标
,

需要动员全国语言学力量
,

整合已有调查成果
,

采用

实地调查
、

问卷调查
、

现场访谈等多种方法以及现代化的技术手段
。

自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
,

我国开展了多次大规模的汉语方言
、

少数民族语言和语言文字

使用情况调查
,

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

但我们对语言国情的掌握还相当有限
。

与会专家认为
,

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

我国的汉语方言
、

少数民族语言正处于急速变化之中
,

有些

甚至处于萎缩和衰亡之中
。

我国的语言资源
、

语言使用和语言活力的现状到底怎样 ? 如何处

理普通话与方言
、

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的关系? 如何开展语言保存和保护工作? 要回答和解

决这些问题
,

必须以全面可靠的最新资料为依据
。

因此
,

在新世纪之初
,

在已往成果和经验

的基础上
,

组织开展一次全面
、

科学的全国语言普查工作
,

已成为我国政府和语言学界的一

项紧迫任务
。

大家都希望
“
中国语言普查

”
能够顺利立项

,

并表示将积极参与这项工作
.

北 雨


